
坚硬的朝鲜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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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厦门并不是专门为打拳而去的，当时李哥跟厦门的一个老板

谈生意，顺便跟那边谈了一场拳赛，于是就带着我去了。我除

了作为一个拳手的身份，更多的角色还是兼任李哥的保镖。据

李哥讲话，虽然自己是从柔道队退役下来的，但这些年吃喝嫖

赌的，都把身子掏空了。在街上碰到两个小流氓说不定都扛不

住。

厦门是一个旅游胜地，因为和台湾隔海相望，带有一种别样的

南方气息。当时我坐在车里从海水浴场经过，心里惊叹道，我

勒个去，原来海洋可以如此纯净啊！我一直被塘沽的那片臭鱼

烂虾给误导了，以为那就是大海的本来面目。

在厦门的前两天很忙。跟李哥谈生意的那个金老板很热情，导

游也不用，他亲自上阵，带着我们在厦门各处游玩。鼓浪屿，

钢琴博物馆，胡里山炮台……其实在厦门给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

这些旅游景点，而是一些小东西。有时候就是这样，很多波澜

壮阔的事情都容易遗忘，记住的倒是那些无意义的生活细节。

当时我们在鼓浪屿游玩，李哥抬头一看：「呦，这棵木瓜树很

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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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我吃过，但木瓜树我却没有见过。李哥走南闯北，见识极

广，他识得并不稀奇。

带我们游玩的金老板笑了，说：「李老板，这棵木瓜树虽然长

的挺高大，但它却是不结木瓜的。」

「哦？怎么说？」李哥来了兴趣。

金老板解释道：「厦门虽然热，但毕竟不是热带，而是亚热

带，气候并没有达到结果的要求。这种木瓜树只是徒有其表，

并不结果，我们称之为『木瓜公』。还有椰子，我们这里的椰

子树也是这样的，长的高高大大，也不会结果，我们叫做『椰

子公』。」

我当时就瞠目结舌，世界上还有这么扯淡的玩意儿？

现在想想厦门之行，除了那场拳赛和这两种扯淡的树以外，其

他的记忆都已经模糊的不成样子了。

金老板场面中人，照顾的很周到，每餐都是海鲜大席，极尽地

主之谊。第三天吃饭的时候，李哥问我：「欧阳，怎么样，这

两天累吗？」

「不累。」我一边掰着螃蟹腿一边说，心想下午肯定又去好玩

的地方，再累也要玩个痛快啊。

「哦，那不错。」李哥满意的点了点头，「拳赛安排在今天晚

上。」

我一愣，敢情在这等着我呢。



比赛的地点是在一个地下停车场，而且是一个私人的地方。我

当时就想，什么人这么有钱，自己搞一个停车场，他有那么多

车停吗？所以到现在，经常看新闻曝光某某拥有多少豪宅，多

少情妇，多少游艇跑车，我一点都不吃惊。中国有钱人多去

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当然，来这里看比赛的也都是有钱人。

李哥说让我这次好好打，他现在正跟别人谈生意，拳赛上牵涉

的金钱利益是小事情，关键是面子问题。李哥说金老板这么照

顾我们，也在我身上押了不少钱，千万别让他失望。

我们到了比赛场地之后，发现观众们都已经先到了。看的出

来，他们确实是有钱人，并不是从衣着上判断出来的，而是从

神态上判断出来的。那是一种只属于有钱人的淡然。让我有些

吃惊的是，现场竟然还有一个孕妇，挺着老大肚子站在那里。

我心想她肯定对胎教这种东西是不屑一顾的。

人并不多，稀稀疏疏的站在那里，彼此很有默契的保持着距

离。比赛还没开始，我奇怪地问李哥，难道我打第一场？

「就一场。你们打完，他们就走。」李哥看着停车场里的人

说。

就一场？原来今晚我是真正的主角，连个死跑龙套的都没有。

「他们不懂什么打拳，只是当成了一次赌局而已。」李哥拍了

拍我肩膀：「别想其他的，直接放倒对手走人。」



「好叻。」

虽然这次比赛是水泥地面，我还是习惯性的脱下鞋子。穿着鞋

就好像手上戴着拳套一样，会缓冲掉大部分的攻击。在路边打

群架的时候因为穿着旅游鞋，我们都不大起腿，何况是在拳赛

中。

我热了热身，活动一下关节。这时一辆越野吉普车开了进来，

从车上下来了一个穿着开襟道服的男人，腰上扎着一条黑带，

脸色严肃的跟大学教授似的。我一看，心道，我的对手出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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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哥已经事先给我看了对手的资料。这个家伙又以如此专业的

穿着出场，我确认就是他无疑了。

朴松汉，朝鲜人，四十二岁。ITF 跆拳道黑带五段，实战师范。

战绩，不清楚。不过据金老板说，这个人刚到中国没多久，还

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这是第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在朝鲜受到

了政治牵连，所以他想在中国参加一些这样的比赛，多弄点钱

回去打点一下。

我当时多嘴问了一句，如果我赢了他，那他的朝鲜朋友不就玩

完了吗？

李哥直接瞪了我一眼，说要是我输了，就让我替他朋友玩完。



我知道，这个问题多余了。不管黑拳也好，正规拳赛也罢，对

战的双方是没有理由的。为什么而打？有仇？素不相识的双

方，何来之仇。为了金钱和名誉？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依然在战

斗。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许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我虽然不敢

苟同那些为了摧毁别人而得到快感的拳手，但我真的说不出来

一个确切的理由。

想多了真是让人蛋疼。还是周星驰说的好，打架需要理由吗？

需要吗？

当穿着道服的朴松汉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我就明白，理由神

马的都是浮云，因为这一次，我确实是遇到劲敌了。

他直接光着脚下了车，没有穿鞋。我看到他那因为大量训练已

经变形的足弓，还有脚趾上突出的骨节。没有持续过长时间的

磨炼，脚是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鞘内利器的锋芒微露，我知

道这个人的腿上功夫一定不弱。

很多人都认为跆拳道是花架子，不实用，那是对跆拳道的一种

误解。

ITF（国际跆拳道联盟）是跆拳道中的实战流派，由北朝鲜时期

的崔洪熙将军结合了朝鲜本土武术「托肩」以及日本空手道所

创立，其足技生猛狠辣。后来韩国为了将之推广进奥运会，将

其大幅度阉割，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到处流行的跆拳道，统

称为 WTF（世界跆拳道联盟）。

而在朝鲜，ITF 还保留着古老纯朴的攻击手段，足技和手刀的破

坏力惊人。这绝对是一种危险的武术，以至于发生过 ITF 黑带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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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崔重华替北朝鲜官方执行暗杀韩国总统任务的事情，不过后

来因为情报泄露，而导致任务失败，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

鲜跆拳道的威力。

朴松汉，我的这个对手走下车来，脸色严肃的跟扑克牌似的，

身上有一股类似中国老知识分子的气质。我一看到这，就明白

这位仁兄确实没有打过黑拳。什么都可以装，但气质是装不出

来的。

朴松汉直接走到了我的面前，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就是西

毒？」

「是。是。」我急忙答道，感觉他特别像我初中时那个不苟言

笑的班主任，他们的身材也很像，门板似的干巴巴——在那一

瞬间，我又想起了被应试教育支配的恐惧。

「幸会。」朴松汉弯下腰给我鞠了一躬。

「幸会幸会。」我急忙还礼。第一次遇到这么有礼节的对手，

真是有点受宠若惊。

两人打完招呼，这就说明比赛已经开始了。

就在我们开始比赛的时候，从外边又开过来几辆汽车。这些人

连车都不下，就摇下玻璃坐在车里看着，随时准备完事走人。

这让我感觉这些有钱人完全不尊重我的劳动，还不如夜总会里

的那些土鳖。



这次比赛跟以往都不一样，无人喧哗，无人说话，间或夹杂一

两声汽车发动机的轰鸣。

朴松汉的眼神陡然犀利了起来，手刀平举于胸前，做了一个

「半山型防御」的格斗势。

我看到他绷紧的指尖和突出的指节，就知道这个人的手刀力量

一定很强。虽然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流派，但曾在视频上看过

他们的表演，其中一项是「贯手」，就是用手掌直刺，一下贯

穿几块叠在一起的木板，破坏力端的是惊人。

凶猛的足技，犀利的手刀，这是一场硬碰硬的对决。

我移动着步伐，在攻击距离之内，我开始使用连续的扫踢撕开

对手的防御。我不敢使用高扫，那样的话会让我露出太大的破

绽，对方的手刀如果攻击到我要害的话，那绝对会一击必杀。

我不能给他这个机会，频繁的低扫和中扫成为了我主要的攻击

手段。

面对我的扫踢，朴松汉展现出了与其流派相称的反击方式。他

没有后退，而是用木棍一样的小腿来迎接我的低扫。他那双腿

毫无水分，硬得跟压缩饼干似的。他还用下压的肘部来对抗我

的中扫，看起来好像是我一直在踢他，但我完全没有占到便

宜，有两下中扫踢在了他的肘尖上，我的脚踝处立刻传来一阵

钻心的疼痛。

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没有虚晃，没有试探，我们直接

就硬碰硬的死磕在了一起。如果这种打斗放在酒吧或者是夜总

会的话，肯定又能让周围的看客们大呼小叫了，可是在这里没



有喧哗，没有口哨，也没有呐喊，只有我们身体不停相互碰撞

的声音。

我扫踢的节奏慢了下来，使用腿法攻击比使用拳法耗费的体能

要多上两倍，我不能无意义的催耗我的体力。就在我放慢节奏

的同时，对方毫不客气的用腿法进行了反攻。ITF 的足技不是盖

的，确实是刚猛犀利，并且预动小，启动速度极快，我往后刚

躲开一记下劈腿，对方紧跟着的一记转身反蹴就攻了过来，正

蹬在我的腹部，一下就喘不上气来。

对方没打过黑拳，但他磨练的却是流传于北朝鲜的极端武术，

其凶狠程度绝不逊于活跃在黑拳世界的他国流派。通过交手，

我就能读懂别人的身份：这个四十二岁的老男人一定是从小就

接受了刻苦的训练，或许还曾经抱着统一南北的念头而修行，

否则是什么信念能让一个步入不惑之年的男人努力至此？这个

男人一定有很多的徒弟和学生，他在朝鲜一定是一位很高级的

道场师范，因为他谦恭有礼，身上散发着一种为人师表的传统

气质。他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也是一个非常自我约束的人，因为

他脸上的表情始终都没有愤怒过，一直是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肃

认真。

无论从哪方面来评判，道德或是技术，朴松汉都是一个无可挑

剔的武术家。但是，很可惜，武术家并不适应这个黑拳的世

界。适应这个世界的，是格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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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松汉的身体像门板一样干巴，但腿法多变，路线刁钻，起腿

时预动极小，让我很难判断他的动作。当他用腿法进行攻击的



时候，双手的手刀绷的紧紧的，寻找机会蓄势待发。

我向后退的时候，朴松汉忽然发难，身子猛的往前一窜，手刀

如同划过的锋刃一般朝着我的喉咙砍来。我下意识的往后一

仰，手刀从我面前一闪而过，顿时惊的我眼皮直跳。这老小子

出手绝对够狠，憋了半天专奔要害，刚才那一下要是中了我肯

定扑街。

如此狠辣的招式，朴松汉几乎想一式就将我摧毁。作为一个师

范，这根本不符合他给我的感觉。在那一刹那，我心想，难道

他真的很需要赢得这场胜利？难道他的朋友，真的身在叵测之

中？这场拳赛的胜利，到底对他更重要还是对我更重要？

这些念头只在电光火石间闪过，朴松汉又猛的冲来，手刀扬

起，那弧线的轨迹无疑就是我的咽喉。我立刻一个前腿刺蹬快

速的点在了他的胯部，破坏了他的重心。但是，卸掉了一半冲

击力的手刀还是狠狠的砍了过来，正打在我的喉咙上。

我立刻感觉喉咙一紧，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涌出来。我索

性张开了嘴巴，「噗」的一声喷出了一口血水。这口血水不偏

不倚正吐在朴松汉的脸上，他下意识的闭上了眼睛，整个身体

停滞了半秒钟。

不管脑子里有什么想法，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身体的战

斗本能让我抡起右腿，一记高扫狠狠的砍在了朴松汉的脖子

上！这个四十二岁的朝鲜男人再没有任何反应，两只手都垂了

下去，像一截木桩子一样歪倒在了地上。



胜利来的就是这么突然。黑市拳好像股市拳，你永远都不知道

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情况。

朴松汉倒下的五秒之后，那些没有下车的人就发动车子离开了

这里，没有失望的咒骂，也没有得意的口哨，只有一股淡淡的

尾烟。观众陆续散去，始终保持着安静，那个挺着肚子的孕妇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转身走过去，打开了一辆黄色跑车的车

门，平静地坐进了驾驶室里。在回去的路上，李哥说这个女人

光这一场就输了一百多万。

我看着已经休克的朴松汉被抬到吉普车上，第一次对自己的胜

利产生了疑问：我赢的对吗？

我不知道。没有人回答我。李哥对着我拍了拍手，赞赏性的竖

起了大拇指。他后面的金老板则乐得呵呵直笑。我看到朴松汉

的胳膊从车门口耷拉了下来，那道服的袖口上绣着三个朝鲜汉

字，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名字，我看不懂，但那绝对是让他引以

为傲的东西。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刚睁开眼睛，就发觉喉咙疼的厉害，都不

敢咽唾沫。我照着镜子一看，整个喉结都肿了，黑紫乌青的，

好似卡着一个鹌鹑蛋。金老板领着我去医院看了一下，医生说

是软组织和喉骨挫伤，给开了一堆的药。

回到天津之后，李哥直接甩给我一万，说是让他在朋友面前长

了脸。我拿着那摞钞票，第一次完全没有任何的激动。当时我

甚至还想，如果把这一万块钱给朴松汉的话，会不会帮助他，

会不会让他的朋友逃出难测的厄运。可惜的是，从那以后，我

再也没有见过这个男人，我也不知道他的朋友最后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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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像无意间碰撞在一起的两条人生轨迹，一个交错，再不

回头。

但我一直忘不了那个坚硬的朝鲜男人，他的气质在黑拳界就像

易碎的水晶一样脆弱。就算他战胜了我，也早晚会败于他人之

手。我常想，如果让我再来一次的话，我不会踢那最后一腿。

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的热。我听王辉说，杨蒙前一阵子找了个男

朋友，但不到一个星期就分了。我说怎么分的那么快？王辉说

杨蒙这丫头是这么给人家说的：「我虽然跟你在一起，但我要

承认，我心里一直有另外一个男人。」

我当时就笑了，这妮子这么说话不是纯粹没事找抽型吗。王辉

问我，你知道她说的另外一个男人是指谁吧。我收了笑容，说

知道。

知道，又能怎么办呢？我心里也有另外一个女人。虽然我曾经

暗暗的发过誓，要永远忘记她。可是，誓言也改变不了人心。

阿果还是经常性的跟着李哥出现在我们面前，每次都让我怦然

心动。这种感觉除了我在初中暗恋我们班的女班长时有过，其

他岁月再无觅处。阿果喜欢化着浓浓的烟熏妆，加上一脸落寞

的表情，那迷离的颓废让我无法自拔。虽然她并不知道我的爱

慕，但我却会在每一个无法入睡的夜晚拼命想她。那是一种心

甘情愿的折磨。

那个暑假出奇的热，简直想让人拿一块大布把太阳给遮住。我

们周末休息的时候都没有精力出去寻欢作乐，最多就是买些冰

镇啤酒回基地拼命的喝。



持续的炎热最终换来了一场暴雨，那场雨下得特别大，仿佛发

泄出了一个夏季的憋闷。就在那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傍晚，大虎

开车去了塘沽，在那有他的一场拳赛。凶器本来要跟他一起去

的，但大虎指着外面的大雨说，你去干啥，这么大雨，在家歇

着吧。塘沽我都去过多少次了，没鸡毛事。

我看着外面哗哗的大雨，对大虎说，大虎，外面雨大，你开车

慢点哈。

大虎笑了，瓮声瓮气的说，你这个没驾照的家伙，就别在这咸

吃萝卜淡操心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汽车的尾灯彻底消失在雨幕中，才转身进了

屋。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在门口多站一会儿，是因为大雨，还

是因为大虎，我不知道。

大虎六点多走的，但一直到晚上十点还没回来，打手机也打不

通。大雨还在外面哗哗的下着，好像天漏了。就在我们听着这

不知停歇的雨声，心里忐忑不安的时候，凶器接到了李哥打来

的电话。

挂了电话，凶器阴沉个脸，对我们说：「走，去第三人民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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